
吳讓治，一九五七年自台南工學院（今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服完兵役後於

一九五九年赴日本東京大學深造，取得碩士及

博士學位，是建築系首位取得博士學位之系

友。在日本的建築師事務所實務工作一年後，

吳讓治收到一封由建築系老師、當時的系主任

王濟昌教授寄來的信，信裡表示母系將於隔年

成立研究所，師資嚴重不足，希望邀請他返校

幫助母系。思考一個月後決定回國，自1968年

九月起於成大建築所開課，這一教，就是超過

三十年。

日本小學校風嚴格　大戰後返台探親

時間拉回一九三五年，父親為台灣嘉義

人、母親為日本東京人的吳讓治於東京呱呱墜

地。原為牙科醫生的父親，在他三、四歲時重

考醫學院，後來轉科成為外科醫生。吳讓治進

入石川縣金澤市師範附小就讀時，父親還是醫

學系的最後一年級生，因此父子倆早上總是一

起出門上學。

「我記得當時進小學校還要口試，老師先

問你的名字，然後要你到窗邊拿一個蘋果回來

交還給老師，他看你的動作跟交代的事情是否

辦好，就這麼簡單的事情，好像就過關了！」

吳讓治回憶，金澤師範附小的冬季男生制服是

長袖短褲（當時沒有長褲），但教室窗戶永遠

是開的，到了冬天，短褲及上衣的口袋又都被

縫起來，無法把手插在口袋裡取暖，手再凍都

得忍耐，「所以立正時我們手都要握拳，不然

會凍僵。」。在如此嚴格管理的校風之下唸了

一年的書，由於醫學院畢業的父親被派到日本

北部較偏遠地區服務，準備升上小學二年級的

吳讓治也跟著轉學，「那裡的冬天溫度會降到

零下28度，真想不起來當時是怎麼過來的！」。

三年級時，他又換了另一間學校就讀。

提到日本小學的教學特色，吳讓治說，日

本小學認為每件事情的基礎都很重要，例如書

法課，老師會先教小學生寫書法的坐姿、大小

筆怎麼收、硯台如何放墨。待學生學會了以

後，他們才要學生拿筆（但不沾墨），老師以

大筆在白板上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教，從最簡單

的「一」、「人」，最難只教到「口」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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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東西就可以教一整個學期。「所以我們拿筷

子、拿筆，沒有一個人是奇怪的拿法，他們還

滿重視這個東西的。」他表示，日本小學老師

對學生的要求不多，但要求正確的姿勢及操作

方法，例如勞作課最先學的也是怎麼磨工作

刀。「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家的菜刀都是我在

磨。」吳讓治笑著說。

小學四年級，1945年大戰結束，日本許多

大都會地區都因盟軍轟炸而成為廢墟，住在較

偏遠地區的吳家雖僥倖逃過空襲，但仍有糧食

問題要面對。當時百姓家中所有的金屬，都

因戰時的金屬回收令而捐出，用來製作大量

武器，因此家家戶戶都只剩下一個鍋子，且

戰後日本糧食缺乏，連鹽巴都沒有，很多人

只能以海水做菜增加鹹味，因此孩子們都營

養不良、免疫力極低，生疹子、流綠色鼻涕

的比比皆是。

遷至蘇北南通　不懂方言躲倉庫逃學

戰事結束幾個月後，父親帶著全家回台灣

探親，但回到台灣後，出入境已經不像過去那

麼自由，因此吳家只得在台灣定居下來。當時

台灣社會情勢動盪，工作難尋，職業原為醫生

的父親，也只能暫時棲身於嘉義中學，擔任生

理衛生課的教師，然而嘉

義中學卻遲遲發不出

薪水。後來，父親

應徵到高雄陸軍醫

院擔任軍醫，

帶著全家人遷

至高雄，卻遇上

血淋淋的二二八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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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多久，高雄陸軍醫院決定遷至大陸，吳

家人也跟著部隊從台灣到福州、從福州再到上

海，最後又到蘇北的南通。搬到南通後，吳讓

治進入營區隔壁的省立南通中學就讀國中一年

級。「同學的年齡很不一致，我是最小的，有

人穿長袍馬褂，也有十七、八歲留鬍子的，可

是他們講的都是方言，連國文課上的都是方

言。」母語為日語的吳讓治，之前在台灣也

只住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閩南語和國語都只

學了一點點，到了南通，又要面對只說方言

的同學，壓力可想而知。

「我在學校幾乎聽不懂，英文的單字可

以，數學的計算題也可以，但是應用題就已經

看不懂題目的意思了。」上起課來已經非常吃

力，考試更是難上加難，年幼的吳讓治，除了

語言不通的壓力，還要承受來自有些老師的訕

笑。「老師就拿著我的卷子說：『有人就只寫

這麼一點點，他就像一個白癡。』！」吳讓治

說，由於當時父母的工作、生活都很忙碌，無

暇顧及孩子，所以有一段時間，他每天都假裝

自己正常去學校上課，事實上卻是躲在學校附

近的倉庫，從第一節的鐘聲數到第四節，再回

家吃午餐，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學校也不通

知家長。「反正去學校聽不懂也不是很愉快

啊！」雖然不太願意去學校上課，但每次只要

是勞作課，吳讓治必定出現。他回憶，當時老

師曾要他們在竹子表面刻上葡萄葉及葡萄根，

為了這個作品，他在家刻了整整一個月。

當時南通還沒有自來水，所以每天早上他

都得到河邊挑水，除此之外還得到街上買熱開

水，晚上則要幫隔壁鄰居上街買高粱酒，「冬

天很冷啊！所以走的時候，空瓶裡還有一兩滴

酒嘛，喝下去以後喉嚨就好熱好熱！還有，南

通的大餅裡面有蘿蔔絲，真的很好吃呢！」想

起童年趣事，吳讓治不禁笑起來。

「邁向七十—成大建築系學生暨系友作品特展」暨系列論壇活動
邀請退休教授暨系友吳讓治擔任開幕演講講者，主講「成大建築
還可為台灣作什麼」。照片提供／成大建築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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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辛萬苦返回台灣

幸運插班回歸校園

在南通住了一年多，八路軍逐漸佔領各

地，晚上槍聲大作，白天則四處可見血淋淋的

傷兵。眼見部隊即將解散，吳讓治的父親先跟

醫院請了長假，接著收拾家當帶著全家回到上

海，託了親戚購買船票回台灣，親戚卻遇上扒

手把錢全部扒走，於是吳家只得變賣金飾，勉

強買到輪船的站票，就這樣在甲板上搖搖晃晃

地過了兩三天後，總算抵達基隆。

回到基隆以後，身無分文的吳家人坐上火

車頭後接的煤炭的車上，到了台北，寄居在吳

讓治的大姑家中。半年後，父親才總算找到工

作，在竹山糖廠擔任醫師，之後接著又輾轉於

斗六糖廠、虎尾糖廠工作。「有時候我來不及

轉學，因為搬家搬得太快了，所以就住在父親

同事的家裡。」住在竹山的這段期間，父親為

吳讓治報名了國中二年級的插班考試，然而，

從小學四年級到國中二年級，幾乎沒有念過正

規課程的吳讓治，根本不知從何準備起。第一

天考的是英文跟數學，由於父親是醫生，英文

能力很強，平時也常會教他英文，於是吳讓治

不到半小時就交卷，還考了一百分，轟動全

校；數學科的計算題對他來說不成問題，只有

應用題有幾個字看不懂，舉手詢問老師題意

後，日治時期就開始教書的監考老師隨即為他

以日文翻譯題目，因此數學科也考出了很好的

成績。「老師看完就說，明天不用來考試了，

你可以插班！」吳讓治笑著說，第二天考的國

文跟公民，正是他最不會的、「漢字一堆」的

科目，自己運氣好不用考這兩科，終於能恢復

正常學校生活。

儘管順利插班，吳讓治上課還是有些聽不

懂，於是下課後由各科老師輪流輔導，每天放

學後留下來一個小時，一個學期後，他的課業

就順利跟上同學進度，畢業時更是拿了一堆獎

品、獎狀回家。「但我後來發現班上其他同學

都比我大一歲，年齡算錯了、我跳級了，所以

一直到大學，我都比別人小一歲。這樣亂七八

糟的學歷過程，我小學沒有畢業證書，國中也

沒有畢業證書。因為沒有正規學籍，教育部只

給我同等學力證明，再用這張證書考高中，所

以我的第一張畢業證書是高中。」他回憶。

不願學醫　父親建議攻讀建築

考高中時，吳家由斗六搬到糖廠，嘉義中

學出身的父親要他就讀嘉義中學，於是選擇了

參與嘉義中學的考試。放榜那天，家裡正好要

從斗六搬到虎尾，因此他沒辦法抽身去看榜

單，第二天到了嘉義，才發現榜單因為前一天

下雨，半張都已模糊難辨，還好他的名字就在

那一半未濕的紙上，這才知道自己順利考上嘉

義中學。

順利從高中畢業後，接著就得面臨大學的

選擇，當年還沒有大學聯考，全台灣只有四間

大學：台灣大學、台南工學院、台中農學院及

師大。從牙醫轉為外科醫生的吳父較為強勢，

對醫生也有某種執著，期待兒子能克紹其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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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父親強烈期許的吳讓治，在高中以前都認

為自己未來會成為一名醫生。

然而，高中時卻有幾件事影響了他的選

擇。高二時，父親帶了一個骷髏頭回家，放在

吳讓治的書桌上，告訴他這是對醫學生非常珍

貴的參考資料，若他能順利考上醫學院，就將

它送給他。打從心底覺得骷髏頭很醜的他，隨

便找了藉口逃出去，不太願意留下來面對桌上

的骷髏頭，硬是在外頭遊盪至深夜才回家，還

好回家後父親已經將它收起來，說考取醫學院

後才能送他。這件事後，吳讓治開始尋找不願

成為醫生的正當理由，例如「醫生都跟不健康

的病人在一起」等等，希望父親能打消念頭。

後來有次算命，算命師表示他「一生桃花、

會娶三個太太」，更強調這就是他的命，無

法破解，從小就熟悉醫院生態的吳讓治，對

於已婚醫生及年輕護士間的緋聞糾紛也時有

所聞，於是下定決心不要進入職員多為女性

的醫院工作。

不當醫生，還有什麼選擇？原本對理學院

很感興趣的他，希望能進入化學或物理科系就

讀，但父親卻直接將大學入學考試的報名表拿

去填寫，第一個先填了台大醫學院，接著考量

吳讓治的各科成績都很平均，甚至連體育、音

樂、繪畫都跟其他學科成績差不多，覺得也許

可以朝建築發展，於是第二個就填了台南工學

院建築系，其他則開放兒子自由填寫。吳讓治

心想，至少蓋房子是建設性的事情，工人（相

對於醫院病人）健康，蓋出來的建築又很漂

亮，覺得也無不可，加上不想花太多父母的錢

在報名費上，只填了兩間學校、兩個系的報名

表就這樣交出去了。

建築系讀出興趣　為請假考留學考

當年先舉行考試的是台南工學院，考物理

時，急性子的吳讓治，寫不到半小時就交卷，

完全沒有檢查答案，結果人還沒離開教室，就

知道自己剛剛不小心錯答了一題。當時每科考

試都只有四題或五題，錯一題，丟的就是二十

或二十五分。心想考不上的他，原本已經打算

要全力以赴考取台大醫學院，未料赴考前台南

工學院就已放榜，「居然考上了！這麼容易就考

上的話，那醫學院不小心也會考上！」於是在考

台大醫學院時，吳讓治處心積慮、費盡心機，這

題不寫、那題答錯，為的就是讓台大醫學院成為

第二志願，結果差了十二分，沒有考上。

進入建築系的第二年，父親又給了他報名

費，要他去考醫學院。「我根本沒去考，就自

己吃掉了，然後跟父親說：『好難喔！』。」

吳讓治的眼神閃過一絲促狹。然而，考進建築

系以後，吳讓治發現，建築系跟想像中不太一

樣，要磨脾氣，製圖又很花時間，急性子的他

開始和同學一起討論轉系問題，但當時幾位

「很有魅力」的助教學姐，告訴他們「慢慢磨

練，二、三年級以後就會慢慢有興趣」，與同

學商量過後，吳讓治決定留在建築系。升上三

年級後，他漸漸對建築產生興趣，但對未來仍

是十分不安、沒什麼把握，於是四年級畢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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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他詢問系主任是否能留級，得知唯有上下

學期的學分沒拿到才能留級，因此決定直接畢

業、入伍當兵。

「當時當兵要兩年，也蠻嚴格的，只有高

考或教育部留學考試可以請假。」為了「好

玩」，吳讓治決定去考教育部留學考試，當時

台灣仍在戒嚴時期，沒有大學的入學許可，就

不能出國留學，於是父親為他申請了早稻田大

學的入學許可，而他也順利通過考試。到了東

京後，吳讓治才發現，私立的早稻田大學比起

國立的東京大學，學費整整高了十倍，於是他

直接到東京大學建築所找所長，詢問能否進入

該研究所就讀。所長表示，所裡目前有來自土

耳其、印度、加拿大、匈牙利的學生，但還沒

有台灣學生，加上吳讓治的日文還可以，於是

找了幾個教授面試後，就同意讓他進入研究所

當旁聽生，半年以後再正式入學。

東大求學影響一生

母系邀請返校教書

吳讓治表示，自己進了東京大學以後，見

識到一所大學應有的水準，不管再難的問題都

問不倒教授，而教授們開起學術研討會來，更

展現了充分的學識。「所以我雖然一開始壓力

很大，但真的覺得唸書好快樂，是我人生第一

次那麼用功！」他形容，自己在東大待了七年

半，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半段的求學時

期，唸起書來就像是「增加肌肉」，通體舒

暢，非常快活。這段在東大求學的日子，影響

了他的一生。

當時許多人畢業後都至美國發展，吳讓治

則有機會到加拿大。就在博士論文寫完、準備

拿到學位時，當時的成大建築系系主任王濟昌

教授，寫信邀請他至即將增設的母系建築所開

課。吳讓治心想，自己在這裡已經享受到讀書

的快樂，台灣學生卻沒辦法體會到這種感覺，

希望能將這種快樂帶回台灣、傳給年輕一代，

於是一個月內，他就下定決心返回台灣。「那

時候血氣方剛，覺得自己的國家要自己爭一口

氣，哪裡好就往哪邊走，有點⋯⋯不夠男子氣

概。」他解釋。

建築師沒尊嚴　專心從事建築教育

是否曾經夢想過成為一位建築師？吳讓治

坦言，生產東西確實是一種樂趣，所以學建築

的人通常很想做設計，因為設計是最華麗、最

瀟灑的一條路，當時也曾經想過以培養下一代

為主要工作，並同時兼顧設計。但他隨即發

現，在台灣當建築師非常辛苦，因為台灣人是

一個「嘴巴發達、耳朵眼睛都不好」的民族，

辯才無礙、味覺也很靈敏，但聽不進去別人的

話，眼睛也看不到環境的髒亂，不夠乾淨整

潔。台灣建築業的業主也十分霸道，總是告訴

建築師怎麼設計、怎麼做，建築師沒有什麼發

揮的空間，「就像酒家女一樣，客人要你唱什

麼歌就得唱什麼歌，一點尊嚴也沒有。」吳讓

治口氣凝重。此外，工地施工粗糙，建築師也

阻止不了偷工減料，不像日本施工非常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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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若建築師開口挑剔工程品質，就會被認

為吹毛求疵、囉哩囉嗦；設計費不太高，卻又

要求在超短時限內完成，國外一般耗時一、兩

年的設計，在台灣兩個月、甚至兩個禮拜內就

得完成。「這樣的工作環境做不出好東西來，

我也不喜歡在這邊耗。」因此不到一年，吳讓

治就斷了建築設計的路，專心從事教育工作。

當時吳讓治心想，自己的工作就是好好培

養下一代、培育好的人才，如果一年培養跟自

己差不多的五個學生的話，十年就五十個，教

三十年的話一百五十個，這些人畢業之後若再

繼續成長，不到二十年臺灣的建築界就不一樣

了。「其實事情沒有這麼單純啦！」想起自己

當時的天真單純，他也不禁微微一笑。

吳讓治說，早期成大很多建築物都是由行

政主管裁量後蓋的，但民國七十年代至九十年

代這段時期，他曾從旁給予許多意見，雖然蓋

出來的房子還不夠理想，但至少還維持一定的

水準。另外，由於當時留學後返回台灣的人不

多，尤其建築界有博士學位的人更少，許多雜

事都找上吳讓治，常常得到台北開會，消耗許

多時間及體力。「年輕時覺得還好，但慢慢覺

得這個社會推也推不動、拉也拉不動，很難做

事，如果你不做事只泡在那裡的話，就像泡溫

泉一樣舒服得很，但真的想做事的話就非常

累。」回國十年以後，吳讓治認為，拚命拚了

十年，還是有很多事情無法改善，又不忍心離

開年輕學子。「所以我想，自己就放棄做明星

的路，徹底做肥料就好！」為此，吳讓治再也

不接收委託研究，辭掉所有委員會的委員，關

在研究室跟學生討論研究、寫論文。

籌備創建成大醫院  「今生未交白卷」

他回憶，返回母系教書時，系上一篇研究

報告都沒有，「年輕人沒有看過研究論文是什

麼東西要怎麼寫？連題目都不太會選！」他

說，開始教書的前五年，就像在教幼稚園一

樣，從訂論文題目到寫完論文整個過程，他幾

乎都得全程參與。「當時的學生現在已經六十

幾歲，其中好幾個人曾跟我說：『我人生當中

最快樂是那幾年研究所時間，好像自己一直在

成長的那種感覺』，我覺得很高興，這一生算

值得了。」吳讓治笑著說。

下定決心當「肥料」以後，他的心情也比

較平靜下來，完全專注於教學研究上。四十五

歲那年，適逢母校積極籌備創建成大醫院，吳

讓治獲邀加入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其餘四人

分別為：校長夏漢民、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

理研究所教授藍忠孚、省立桃園醫院院長李俊

仁、台南醫院院長陳金樹），協助硬體方面的

規畫及督導。吳讓治回憶，校長夏漢民當時對

他十分信賴，而他也認為，若能在臺灣南部設

立一間能平衡醫學教育南北差距的醫學中心，

無論是對臺灣南部或全台灣都有好處，因此全

心投入成大醫院的規畫。

同個時期，台灣大學也在蓋醫院，但晚一

年動工的成大醫院，卻比台大醫院提早一年完

工，更只花了約一半的預算，「品質也不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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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吳讓治強調。但他也坦言，若重

新再來一次，應該還能減少三分之一左右的經

費，或規劃得更為完善。「但這個計畫至少讓

我覺得，這一生不是只是動嘴巴、交白卷，還

留下了一些實體的建設。」他表示，自己在學

校教書教了三十二年，想做的事情卻做不到三

成，但至少完成了成大醫院，多少替鄉土作了

一項正面的工作。「本來應該做得更多，但是

我偷懶又不夠認真。」他半開玩笑地說。

專攻房屋工業化  全力推動教授專業化

提到自己的研究專長領域，吳讓治說，自

己專攻建築構造，簡單來說就是研究如何蓋房

子，因此包含如何隔熱、隔音、防水都在他的

研究範圍內。在東京大學攻讀建築碩士學位

時，吳讓治的論文主題是「房屋工業化」，研

究如何將房屋的各個部分先在工廠做好後在工

地組裝，而非把各個圖面發給不同營造廠，而

做出品質不盡相同的成品，如此一來將可大量

提升速度並控制品質，而這種標準化的設計及

作法，也能解決戰後百廢待興、建築人才卻大

量不足的問題。碩士時研究房屋工業化，攻讀

博士時，吳讓治則專攻建築的耐衝擊性，探討

建築物的耐力及強度，「強度太高是浪費，強

度不夠也危險。」他表示，要生產標準設計，

就必須了解每個環節怎麼設計、怎麼施工等，

摸索生產合理化之方法論。

然而，返回台灣後，他發現，台灣社會的

條件並不適合房屋工業化，當時美國、日本工

資往往高過建築費的一半，因此品質平均、造

價也能壓得較低；然而台灣工資僅佔建築費的

百分之二十以下，工業化後造價會更貴，且相

對做的東西也較不精緻，不同的板做好後，預

製本身沒有問題，但接起來以後可能就會「漏

水漏得像瀑布一樣」，因此不適合工業化，但

「生產合理化」的思路仍然是可被接受的。因

此，吳讓治僅開了一門相關的課啟蒙學生，而

他主要的工作則集中在課程的編排及教授們的

研究專業化。

曾兩度擔任建築系系主任及建築所所長的

吳讓治表示，過去的建築系，一名教授開三、

四門課，什麼課都可以開，且三、四個教授共

用一間研究室，因此研究室對教授而言除了放

置及拿取課本外，幾乎沒有其他作用。對此，

吳讓治堅持，每個教授都應該有自己的專長，

力學的就教力學、歷史的就教歷史，「以醫學

院舉例，如果一個教授基礎醫學也要教，臨床

醫學也要教，外科跟內科全部教，這樣不太

好，應該內科就教內科、外科就教外科。」此

外，他也要求教授們應根據自己的專長，以研

究著作及學術論文來升等，而非年紀到了就升

上去。花了二十幾年，吳讓治總算漸漸地改變

了系上的風氣，然而他坦言，現在的建築系

「專業化」和「以研究成果為升等依據」是做

到了，但是現在許多教授只關心自己的專業，

連隔壁研究室做什麼都不知道。為了解決這個

問題，他開了一門「建築計畫」的課，教導學

生統合的概念。「醫學院也有類似的毛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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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細，聽說病人背部痛，有的醫生只看他脊

椎幾節，上下不看，這未免也分得太細了。」

他強調，建築也是同樣道理，除了深究自己的

專長，也要對相關事物有廣泛的了解及涉獵，

廣與深要兼備。「各做各的，隔閡太多了，合

作、融合的力量就折扣了！」他表示。

建築教育與建築環境息息相關　

至於建築教育，吳讓治認為，教育有很多

種，如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還

有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實務教育等，「我們

負責的是大學這一段，我認為，大學絕不可淪

為單純的職業教育，大學教育的重心應該放在

『心』和『知』雙方面的自立，以培養下一代

的社會良知。」。

「活了這麼久以後，我慢慢覺得，學習的

最高境界是自修，思考方式的最高方式是自問

自答。真正的天才，不需要老師。但是普通的

人，有好的老師、有好的環境，對他的成長絕

對有好處。所以，老師和資訊的品質很重要；

再過來就是環境的品質很重要。從這樣的觀點

來看，台灣建築的教育問題跟台灣建築環境的

問題，有很大的關係。」他舉例，住宅是生活

的容器，有什麼樣的生活，就要住在什麼樣的

住宅，因此住宅設計應該多了解居住者的生活

內容及需求，一間好住宅，對居住者生活的安

全、舒適、思考、品德應該都有直接或間接的

影響。然而，對吳讓治而言，目前台灣許多豪

宅，已經不再是住宅，而只是造價以億計算的

宮殿罷了。「據說那些最高檔的台北住宅─這

是最極端的例子，幾乎沒有人住，只有傭人在

住，傭人房間有十幾坪，老闆都沒有住，所以

整棟豪華大樓中就只有幾個傭人在裡面。它是

保值或財產、名分，不是生活的地方。」，他

說，這種皇宮般的豪宅，大都設有按摩浴缸，

若天天使用、妥善保養還好，若鮮少使用，浴

缸內管線會留下髒垢，產生臭味，清洗起來又

非常麻煩，像這些社會上對建築不合理的設計

要求，與所謂「建築學」的立場並不太吻合，

「該怎麼教學生」就成了很痛苦的一件事。

專為國民設計的國宅呢？吳讓治說，要蓋

國宅，就應該先了解一般民眾的家庭規模、生

活起居習慣，以及他們的購買能力，政府更應

推出配套的貸款方式，讓需要房子的人能買到

房子；此外，國宅內普遍設有浴缸，但根據他

的調查，國宅的居住者使用浴缸的人不到百分

之十。「那浴缸要做什麼用？為了防火災的時

候當水槽用。這個就是想法、做法跟實際都接

不上，這樣的例子真的很多。」他輕嘆。

與國際接軌　勿忽略自主思考

另外，在台灣混凝土的構造通常可以用到

四、五十年，水管則埋在混凝土裡，然而因台

灣石灰質多，水管約十年就會生鏽或是被石灰

阻塞，因此在混凝土耐用期限之前，藏在裡面

的水管就得更換或維修個兩三次。國外一般的

做法是將混凝土及管道系統分開，但台灣卻是

將水管全部埋在樓板地下或柱樑裡面，若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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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管線容易變形，變形的若是接合處，即很

有可能就產生漏水，加上水往低處任意流竄的

特性，導致住宅內漏水處可能並不是真正有問

題的地方，抓漏因而變得十分困難，而工人四

處敲打尋找漏水處，也會破壞房子本身的建

築。「所以我們要推廣像國外一樣『明管』的

作法，將結構體跟管道系統分開，看得見哪裡

漏水，修那個地方就好了。但是台灣不肯，覺

得全部埋進去比較⋯⋯隨便又方便。施工的人

方便，但是對住的人跟修理的人而言都是不方

便的。」吳讓治說，直到現在為止台灣還是幾

乎沒有採取明管的住宅。

「所以回到建築教育的問題，在理論上該

怎麼教、就怎麼教，但在台灣，不能跟外國一

樣的教法，因為我教的是為了改進、提升台灣

的房子，所以看到不合理的問題或危險，就針

對這個、強調這個，慢慢改正過來，走一步算

一步，重點是怎麼針對目前現實的生活踏實地

去改良、糾正或提升品質，這種態度，就是心

態與知識雙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吳讓治語重

心長地表示，台灣是個小島，應該用心地去看

別人在做什麼，所以敏察國際動態是重要的，

但是與國際接軌最重要的是為了要保護、提升

自己，不一定是跟著別人走。他強調，思考、

學一技之長，都是為了改善問題、提升自己，

所以確實地面對自己，認識自己及四周環境的

優點跟缺點，優點保留、缺點要改進，這就是

最基本的態度跟重點。

擁有純粹的心　全心投入最重要　

教書三十餘載，有沒有遇過令人印象深刻

的學生？吳讓治說，一開始教書的時候，當然

還是會注意到聰明、反應快的學生，但經年累

月下來，他發現，有一顆純粹、體諒別人和關

心社會的心，以勇氣與誠實面對自我與環境，

關心下一代的未來與環境，有所為、有所不

為，這才是最重要的。他舉例，有的學生在

九二一大地震後進駐埔里災區，直到現在都還

留在那邊為當地居民服務，也有些人在事業成

功後，為了公共利益或培育後進付出許多心

力，「這樣的人，我就覺得能有機會跟他們相

遇是一個很大的快樂。」想到這些學生，吳讓

治的嘴角不禁浮現一抹微笑。

對於建築系的學生，吳讓治建議，平時應

該多看、多想、多畫，就像打籃球一樣，看誰

球打得好，就去學他，同時也要反省自己為什

麼打得不夠好。「『投入』也很重要，因為天

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問自己到底愛不愛建

築，因為一個不熱愛自己工作的人，不可能會

成功；拼命學習、模仿，總有一天你一定會超

越你的學習對象；常常自問自答、找回自己、

認識自己、了解別人，做一個善解人意的人；

培養對空間的感受力、要有自己的美學⋯⋯」

退休已十餘年、幾近耄耋之年的吳讓治，談起

與建築教育相關的話題，仍是精神奕奕，雙眼

散發出奇異的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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